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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公孙龙子·坚白论》一文讲道 :“视不得其坚 ,而得其所

白者 ,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 ,而得其所坚 ,无白也。⋯⋯目
不能坚 ,手不能白。”这段话大意是说 ,触觉能感觉到“坚”,视
觉能感觉到“白”,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广而言之 ,即人的五
官各司其职 ,互不逾越。荀子亦言 :“人之百官 ,如耳、目、鼻、
口不可以相借官也。”

然而 ,事实并不这么简单。现代心理学特别是近几年来
的研究证明 :在人脑的前额叶 (frontal lobes) 部分 ,各感官之间
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并连成一体的 ,因而有着“跨感官
迁移 (Cross - model Transfer)假说”。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牙疼
可以因强烈的噪音而加剧 ,也可以通过压迫某一部位的皮肤
而减轻。汉语中“望梅止渴”的故事足以说明视觉与味觉可
以相通 ;“蓝色的多瑙河”这一视觉形象可以变成乐曲中纯粹
的听觉形象 ,这又说明视觉与听觉相通。英语中有 piercing
cry(刺耳的声音) ,a sour look (怒视) ,soft light (柔和的光线) ;
圣·马丁的“I heard flowers that sounded。”就是视觉与听觉相沟
通的范例。修辞学家把这类现象叫做“移觉”。

“移觉”在英语中为 synaesthesia (也可写作 synesthesia) 。
该词源自希腊语 : syn - ,即“一起”、“融和”; - aesthesia 即“感
觉”, Websterπ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将其定义为
“together perception”(一起或同时感受) :“A stimulus applied to
one of the five sensesπproduces a response from the other (s) . ”(适
宜于五大感官之一的某种刺激引起其他感官的反应。)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 synaethesia 解释为“Terms relating to one kind
of sense - impression are used to describe sense - impression of other

kinds. ”(运用有关某一感官印象的词项描述其他感官印象。)
我国汉语界亦有类似的看法。《辞海·语言学分册》里提到 :
“通感 ,也叫‘移觉’。修辞手法之一。人们日常生活中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觉往往可以又彼此交错相通
的心理经验 ,于是 ,在写、说上当表现属于甲感觉范围的失误
印象时 ,就超越它的范围而描写成领会到的乙感官范围的印
象 ,以造成新奇、精警的表达效果。”本文试图以语境这一修
辞学与语用学的共同基础作为切入点 ,从认知的角度对移觉
进行语用修辞分析。

二、移觉的语用修辞分析
语用修辞学是语用学和修辞学的交叉学科 ,语用学一方

面是研究语用理论 ,即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关系的理论 ,也是
研究言语环境、言语活动、语用前提和背景、语用功能等的理
论 ;另一方面也研究语用规则 ,如对话规则、主题述题关联规
则、言外之意表述规则等。现代修辞学除研究语言修辞手段
和方法外 ,主要是研究言语规律 ;为了追求更高的表达效果 ,
修辞学除挖掘、总结语言手段固有的表达功能外 ,还要认识
语言手段在具体语境中的表达功能 ,不但理解语境对使用语
言的影响和要求 ,还要探索如何利用语境达到最佳表达效
果。现代修辞学要求把修辞现象放在语境中来研究 ,离开语
境无所谓修辞效果。[1 ] (P522) 由此可见语境对修辞的重要性。
本文从认知的角度出发 ,先阐述移觉的认知机制 ,然后探讨
移觉与认知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进而对移觉进行语用修辞
分析。

11 移觉的认知机制
(1)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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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觉这一修辞现象的产生机制及其修辞效果都建立在
交际双方的认知互动基础之上。哲学家们认为 ,视觉和听觉
能为理性官能的活动提供大量必要的感觉信息 ,还能促进人
类知识的发展和交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移觉是一
种认知模式 ,是人类把熟悉的、已知的、具体的范畴概念投射
映现 (projecting or mapping) 于抽象的范畴概念中去 ,因此 ,从
本质上讲 ,它是一种投射映合过程。也就是说 ,移觉的产生
是基于人们的生理和生活经验以及所产生的结构相关性 ,参
照已知的具体事物将外界的信息与人的经验中已有的认知
图式进行选择加工 ,通过感知、体验去认识周围环境的各种
人和事物 ,从某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导向另一感官范畴的认
知域 ,即以某一感官的感受 ( source sense) 去类比另一感官的
感受 (target sense) 。

我们知道 ,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之一的表意功能 ,是用语
言表达外部世界的经验与内心世界的体验的功能。在很多
情况下 ,说写者为了叙事生动常把他的实际经验与体验调动
在一起予以运用 ,而这恰恰是移觉这一修辞格的心理感觉依
据。听说者正是在此基础上与说写者产生互动 ,从而与之产
生共鸣。因此 ,移觉的认知机制特性之一为互动性。

(2)相似性
移觉的认知机制特性之二为相似性。科利在他有关“隐

喻”的专著[2 ] (P120) 中指出 , 移觉即“感觉移位 ( Sensorial
Transpositions) ,人类本能地把两个不同的感知域 ( Perceptual
Domains)连接起来 ,并显示出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因此可以毫
不费力地将他们归入“隐喻大家庭”( the Great Family of
Metaphors) 。Lakoff 将其看做是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
统的方式 ,他还认为 ,人的感知器官及其运作环境直接影响
到思维和语言 [3 ] 。移觉因此成为一种认知现象 ,帮助我们通
过人类基本的感官来认识某些事物的特征 ,促进了语言的产
生和发展 ,使得语言的运用更加生动形象 ,简洁明了。汉语
动词“听见”便是典型的一例 ,集“听”、“视”于一身 ,其中“见”
字无疑原指视觉 ,在现代汉语中作动结式第二成分 ,泛指“感
觉到”(吕叔湘等 ,1994 :262) ,在此则转向听觉。因为视觉和
听觉是参与审美活动的两个高级感官 ,两者的感受性之间客
观上存在着相似性 ,因而经常相通。同样 ,英语中“sweet
music”正是由于 music 的悦耳与 sweet 的甜美之间的相似性
———都使人产生舒适感 ,人们才会将二者联系起来。

(3)转换性
转换性是移觉的认知机制特性之三。人的五官各种感

觉本来界限分明 ,但之所以在五官之间可以产生某种特殊的
感应 ,是因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 ,通过感官获得
了大量的经验。已有的感官经验 ,收到新信息的刺激 ,在不
同的层面会产生感觉的相互交织。如“甜蜜 ( sweet)”本是要
通过味觉才能感知的。但是经过人们的长期感知后 ,“甜蜜”
的感觉储存在人的大脑中 ,并用与“甜蜜 (sweet)”有关联的经
验 ,如“甘甜”、“感觉舒适 ,温馨”、“迷人 ,可爱”等组成相关的
意象图式 ,然后将这些意象图式投射到其他的经验 ,因而产
生了以下移觉 :sweet smell (甜蜜的芳香) 、sweet light (温馨的灯
光) 、sweet music (悦耳的音乐) 等。又如“尖 ( sharp)”原本是与
触觉有关 ,而现在人们既能用于触觉 sharp knife (锋利的小
刀) ,也能用于视觉、听觉和嗅觉 ,如 sharp eyes (敏锐的眼睛) 、
sharp ears(灵敏的耳朵) 、sharp sound (刺耳的声音) 、sharp smell
(刺鼻的气味)等多种移觉表达法。这种触觉与其他感觉的
相通 ,是因为人们将对外界事物的感知与贮存在大脑中的已
知经验联系起来 ,通过意象图式结构 (如下图所示) 进行记忆
和推理 ,在不同层次 ,不同抽象程度对事物、事件认知的完
形。人的经验中的大量的意象图式是移觉产生的心理基础。
因此 ,移觉的运用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或扩展词义、句法
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思维过程的体现 ,是抽象概
念具体化的手段 ,是人类认知思维与语言表达自然发展的结
果。

下图表明了五种感觉可以相互转换 ,相互交通。尽管移
觉发生在不同层次的认知域之间 ,但是它们都遵循着从低到
高的规律。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 ,英国语义学家Ullmann 就对
19 世纪的不同国域 ,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中的移觉现象运用
的规律进行了一次调查和分析。他的研究表明 ,移觉现象运
用规律呈“等级分布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即感觉移动的
方向按照人类共同的生理机制明显由低级感官趋向高级感
官 ,由较简单感官移向较复杂感官 ,反向挪移的用例较
少。[4 ] (P277 - 284) 这也就是说 ,对较高级的感官刺激能引起较低
级感官反应 ,表现在语言上通常是用表示低级感觉的词来修
饰表示较高级感觉的词 ,如 cold colors , soft smell , delicious
perfume.

移觉的意象图式

21 移觉与认知语境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 我国语言学界就对语境

(context) 有所论述。陈望道先生在 1932 年出版的《修辞
学发凡》中说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不应是
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境的修饰。⋯⋯凡是
成功的修辞 ,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 ,内容复杂
的情境 ,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5 ] (P11) 可见语境在修
辞运用中的重要性。Sperber 和 Wilson 从认知的角度出
发 ,将语境定义为“一个心理结构体 ( psychological
construct)”,它是听读者头脑中关于世界的一系列假设。
正是这些假设 ,而非客观世界本身制约着听读者对话语
的理解。因此 ,语境不局限于传统语境所指的上下文 ,
还包括对未来的期待、科学猜想、宗教信仰、长期或短期
的记忆和文化知识等 ,这些都会影响听读者对话语的理
解。[6 ] (P107 - 123)

Sperber 与 Wilson 认为 ,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理解自然
语言时 ,不自觉地利用示意 ,即明示 (ostension) 和暗示
(implicature) 推理 (inference) 这一认知心理过程 ,即说写
者提供关联性最大的信息 ,明白无误地或含蓄地示意 ,
听读者则挑选假设做逻辑推理 ,从而理解说写者的意
图。[6 ] (P15) 在语言交际过程中 ,既然要确定交际者的真实
意图 ,听读者需要寻找话语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 ,即
对方话语同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 ,通过推理得出语境隐
含 ,取得语境效果 ,达到交际目的。

(1) 认知语境中的移觉表达
移觉是一种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修辞手法 ,但在其运

用时要适应一定的情景 ,即语境。各种感觉之间必须要
有内在的逻辑上的联系。对移觉的表达一定要深入地
分析与把握相通的感觉之间的这种内在的逻辑上的联
系 ,要与所处的语境相适合。如宋祁名句“红杏枝头春
意闹”,红杏之“红”本是视觉在此转成听觉“闹”。仔细
分析 ,二者有者内在的联系 ,在中国的民俗文化心理中 ,
红红火火与热热闹闹本来就常联系在一起 :鞭炮皆红
色 ,喜庆热闹场景常常是大红的绸缎 ,大红的旗鼓 ,大红
的横幅 ,大红的衣衫 ,大红的剪纸等等。所以 ,用红杏表
达春意之闹 ,在人们的感觉中就十分贴切 ,符合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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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而如果写成“青杏枝头春意闹”则不妥了 ,青
色为冷清之色 ,与闹不相配。

有一则英文广告语为“Posner lipstick : music to your
lips.”这则唇膏广告语很别致 ,它巧妙地运用了移觉让
人们对波色尔唇膏留下了深刻且独特的印象。[7 ] (P70) 因
为颜色艳丽且光泽鲜明的唇膏与动听的音乐旋律之间
有着深层次的美的联系。它隐含的意思为“如果用了该
唇膏 ,那么您说话时双唇间发出的声音就如同动听的音
乐一般让人感到愉悦。”若用别的感觉 ,比如触觉来表述
唇膏 ,就明显不适合 ,因为擦唇膏是让人看的 ,如果触碰
到唇膏就会弄花妆容了。在商家与消费者所建立起来
的语境中 ,这则广告所用移觉的修辞及语用效果可以说
相当成功。

移觉也常出现在中英诗歌中 ,比如在贾岛的诗中
“促织声尖尖似针 ,声声刺着旅人心。独言独语月明星 ,
惊觉眠童与宿禽。”诗人将蟋蟀的鸣声这一听觉形象化
为“针”的视觉形象 ,再换位为“刺”的触觉形象 ,从而使
读者能从听觉、触觉来体会“尖”给作者心灵带来的痛
楚。英国诗人 Arthur Symons 在 The Opium Smoker 中描绘
肖邦乐曲时妙笔生花 ,把人的五种感觉都糅合在诗句
中 :

Soft music like a perfume and sweet light ,
Golden with audible odours exquisite ,
Swathe me with cerements for eternity.
音乐声 music 本诉诸听觉 ,在此饰以 soft 则与触觉

相通 ;like a perfume 及 with ⋯odours 又与嗅觉相连 ;喻之
以 light ,饰之以 golden 则又挪移为视觉 ;light 受 sweet 修
饰就又转为味觉 ; audible 修饰 odour 是味觉移向听觉 ;
swathe me with cerements 又一次与触觉相通 ;而 for eternity
则最后与心灵的感觉挂上了钩。在诗人与读者所建立
起来的语境中 ,这可说是引起了多种感觉的连锁反应 ,
让读者仿若沐浴在肖邦的乐曲之中 ,极大地激起读者的
审美想象 ,其语用效果不言而喻。又如荷马诗句“⋯
cicadas that in a forest sit upon a tree and pour forth their lily
- like voice”把栖息在森林中的一棵树上的知了的鸣唱
说成是倾泻百合花似的声音。这种表达是多么大胆而
又新颖 ! 荷马将听觉与视觉花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也就
是在努力寻找恰当的语言来传达难以传达的语境境界。

(2) 认知语境中的移觉理解
人体各个感受器对同一外来刺激的心理和生理反

应并不应民族而异 ,但是不同民族由同一外来刺激所引
起的联想 ,并非总是一致的。这就关系到在语境中如何
理解移觉现象。举味觉为例 ,“酸甜苦辣”中除去“甜”之
外 ,其他三味对不同民族来说 ,都会让人引起不快的联
想 ,但具体的联想对象却不尽相同。以“酸”为例 :

(1) 听到被表扬的不是自己 ,她心里有些酸溜溜的。
(《现代汉语词典》)

(2) 他就喜欢卖弄 ,酸溜溜地来两句之乎者也。(同
上)

(3 ) What a sour face she has ! ( Oxford Advanced
Learnerπs English - Chinese Dictionary)

(4) The public are discontent with the sour remark of the
Minister.

“酸溜溜”在例 (1) 中表“嫉妒”,与汉语中特有的关
于“吃醋”的典故相联系 ,因醋是酸的 ,所以会“心里有些
酸溜溜的”;而在例 (2) 中形容言谈迂腐并且爱卖弄 ,说
他“酸溜溜”就像“酸秀才”。英语中与例 (1) 相对应的有

“jealousy burns”(妒火中烧) ;而例 (3) 中“a sour face”并非
“一副酸溜溜的脸”,而是“一副愠怒的表情”;例 (4) 中
“sour remark”可以理解为尖酸的评论。此外 ,英美人对
于“酸”还另有一番移觉联想 ,通向视觉往往表示“愤
怒”、“凶狠”或“敌意”,如 to have a sour look (狠狠地瞪了
一眼) 或 an acid look(讥讽的神色) ;通向听觉 ,表示“刺耳
的”,如 a sour note (刺耳的音符) ;通向触觉表示“湿冷
的”,如 a sour winter (湿冷的冬天) 等。在文学作品中 ,我
们往往也要将移觉放在认知语境中才能对其语用修辞
效果有更准确的理解 ,如下例 :

And all men kill the thing they love
By all let this be heard ,
Some do it with a bitter look ,
Some with a flattering word ,
The coward does it with a kiss ,
The brave man with a sword.
(Oscar Wilde)
其中 ,“a bitter look”是将味觉所感觉到的 bitter 与视

觉 look 相通 ,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副
辛酸相”或“一副苦相”。[8 ]

我们在欣赏朱自清的《河塘月色》时可发现多处移
觉。如“层层的叶子中间 ,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 ⋯⋯微
风过处 ,送来缕缕清香 ,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
的。”

“清香”只能用嗅觉来感知 ;“歌声”只能用听觉来感
受。但作者却巧妙地以“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比拟荷的
“缕缕清香”,使读者仿佛与作者一同置身其中 ,从而收
到了声色俱佳的绝妙艺术效果和语用效果。歌声来自
“远处”,又出自“高楼”,自然不会听得真切 ,所以那缭绕
断续的余音只能似有若无地在耳边萦绕 ;风是轻轻吹过
的 ,香是“缕缕”飘来的 ,所以它那断断续续的幽香是能
不时嗅到的。可是 ,香气的感受程度意会之尚可 ,言传
之则不易。故而作者移之以歌声 ,读者在作者的引导
下 ,在认知语境中将嗅觉移为听觉 ,这样 ,读者就声味相
移地意会到香的浓淡醇薄 ,联想到风的疾徐刚柔 ,读者
心中亦留下歌声萦绕 ,可以想象捉摸的余地。

三、结　语
移觉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及认知现象已得到学术界

的普遍认同 ,并运用于多种领域。从认知的角度对其进
行语用修辞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更
好地运用以及理解这一修辞手法 ,并使其成为我们探
索、描写、理解和解释新情景、新事物的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
[1 ]王德春 ,陈 晨. 现代修辞学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2001.
[2 ] Ricoeur. P. The Rule of Metaphor [ M ]. London : Routledqe &

Kegan Paul ,1986.
[3 ]Lakoff ,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 M ]. Chicago

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 ] Ullmann. S. Language and Style [ M]. Oxford ,Basil·Blackwell ,

1964.
[5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6 ] Sperber ,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6.
[7 ]李鑫华. 英语修辞格详论[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00.
[8 ]覃先美. 试论 Synaesthesia[J ] . 外国语 ,1998 , (3) .

·941·第 25 卷第 10 期 　　　　　　　　　　　朱 慧 ,覃先美 :移觉的语用修辞分析


